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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江云

十年前，从偏远的重庆云阳迁
徙到江西永修县，钱炳新担心的是
“移民”后家庭的生计；十年后，在
永修三峡移民新村，他们过上了还
算殷实的日子，可他仍忧心未消，
村庄饱受污染之苦，子孙后代的命
运牵动着他的神经。
“晚上时常能闻到刺鼻的味道，

农田里的稻谷也变黑了。”今年 66
岁的钱炳新一脸茫然地说，“我们
都不敢吃自己种植的谷子了，怕得
什么怪病，子孙后代还要世世代代
活在这片土地上呢。”

和钱炳新一样发愁的是居住在
永修县艾城镇艾城、东门、郭东、小
桥等几个村的农民。他们辛苦种植
的水稻在原本应该收获的季节，却
出现了减产过半、甚至颗粒无收的
状况。

在村民看来，这一切的改变都源
自村北面一家大型化工企业———江
西星火有机硅厂造成的污染所致。
《中国企业报》记者经过粗略统

计后发现，村民稻田中受污染的面
积至少在千亩以上。尽管星火有机
硅厂每年都会对受损村民支付“污
染补偿费”。但在视土地为生命的
农民眼中，粮食被污染，是无法用
钱弥补的。并且，“这些稻谷是否还
可以安全食用”也是压在村民心中
的一块磐石。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家
隶属于央企中化集团中国蓝星（集
团）总公司控股上市公司（蓝星化
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下属有
机硅深加工企业在2009年时曾被授
予江西省污染物总量减排先进企业
称号。而据当地村民反映，“实际
上，星火有机硅厂的污染情况在
2008年开始就变得严重起来。”
千亩农田大幅减产

江西星火有机硅厂坐落于九江
永修县艾城镇内，偌大的厂区俨然
一座封闭的城堡，没有特别许可，
想进入园区是极为困难的。在星火
工业城南面直径距离不到5公里散
布着艾城镇三峡移民新村、东门
村、郭东村、小桥村等村落。据记者
了解，星火有机硅厂周遭的数个行
政村稻田均因污染导致不同程度减
产。

10月7日下午，《中国企业报》记
者来到永修县艾城镇三峡移民新
村。发现村子水泥路上晒满了刚刚
收割下来的稻谷 。
“你看看，都成了什么颜色？都

变黑了。”村民向国光随手抓起一
把稻谷拨弄着，他说本来成熟的稻
谷应该是金黄色的，颗粒饱满，但
现在的稻谷，大部分是呈暗黑色，
而且空壳很多。

不仅稻谷谷壳呈暗黑色，而且
今年水稻收成也大幅减产。向国光
说，他种了10多亩农田，收成好的
时候能收稻谷一万多斤，今年却少
收近5000斤。

居住在三峡移民新村的钱炳新
说，他在四川种了几十年的田，从
来没有出现过稻谷变黑的情况。
“移民到这里后，水稻几乎年年减
产，只是程度有轻有重，今年是最

严重的。”
“我们很难判断这些稻米现在

是否还可以吃？会不会中毒或者是
致癌？”对于村民们最担心的稻米
安全性问题，永修县环保部门并未
给出准确答复，只表示“要由农业
部门鉴定。”

在临近的东门村，近些年稻谷
和棉花也出现减产现象。一位杨姓
村民告诉记者，星火有机硅厂排放
的氯气使庄稼在开花季就受到损
害，庄稼也因此减产。

而受损最严重的，要属郭东村
种粮大户黄祖喜。黄祖喜和哥哥黄
祖芳自2002年起承包村中127亩土地
用于水稻种植，租期20年。而这块土
地与星火有机硅厂相隔不足百米。

黄氏兄弟的庄稼自去年开始遭
遇重大打击。2010年，因秧苗受污
染，黄氏兄弟种植的127亩水稻几
乎颗粒无收，直接经济损失大约10
万元。今年，黄祖喜决定换种树木
以避免污染影响。但没想到的是，
今年面临的经济损失更为严重：其
在今年3月初花费 13万元栽下的 2
万株冲天杨树苗尚未长成，大部分
已受污染致死。
东门村委会会计陈时龙向《中

国企业报》记者透露，“东门村约有
700亩稻田遭受污染，临近星火有机
硅厂的土地基本上绝收。”
记者从东门村委会发给星火有

机硅厂的一份污染损失报告上看
到，受星火有机硅厂废气排放影
响，东门村毛公潭的千亩农田中，
有700亩农田不同程度受废气污染，
其中有500亩受灾严重，水稻减产
70%，另外 200亩减产 20%，直接损
失55万余元。报告还显示，8月27日
和9月2日，东门村村民再次发现星
火有机硅厂夜间偷排废气。
“今年的污染情况要甚于去年，

在全村1466亩耕地中，约有 300—
400亩遭受污染。”郭东村村支部书
记向记者坦言。

如此粗略计算，上述两村的受
污染稻田面积就已逾1000亩。除去
稻田所受的损失，当地的棉花产量
和质量也下降不少，“近年收的棉
花，质量一年不如一年。但这很难
估计它的具体经济损失。”

对此，永修县环保局局长刘干
星却有着另一番说法。“稻谷减产
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不能一棍子
打死。”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刘干星说，永修县曾邀请江
西省农业的有关专家来进行鉴定，
最后给出的结论是“有工业污染的
原因，也有干旱、虫灾、种子质量等
问题。”

“被模糊”的污染补偿

对于村民的抱怨。江西星火有
机硅厂工会主席杜燕青则表示了另
外的观点。杜燕青告诉记者，江西
星火有机硅厂的上级部门是央企中
国化工集团。作为央企，首先要承
担社会责任，所以对于环保，我们
公司有个理念，实现中国化工零排
放。
杜燕青说，星火有机硅厂的排

污工作其实做得还不错，基本上都
是按照要求来排放的。“比如污水
处理，有一个系统，一级一级的控

制，最后经过处理后再排放。整个
星火工业园，还有十几家化工企
业，它们有没有污染，就不太清楚。”
但记者从永修县环保局和九江

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处了解到，江
西星火有机硅厂的确存在污染现
象。
刘干星说，星火有机硅厂的治

污设施算比较好的，但由于这是一
个非常老的厂子，在生产的过程中，
也有不达标的时候，“去年七八月
份，星火有机硅厂就因为污水排放
不达标，被江西省环保厅查处过，当
时企业按照省厅要求拿了一个整改
方案，省厅过来看了，比较认可。”
九江市环保局一位官员则表

示，现在地方环保局也是身陷两难
境地，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压力，
另一方面又是环保的压力。
上述官员称，今年九月，在九江

市政府八楼召开的一个检查会议
上，九江市环保局局长周照华还在
会上严厉地批评了星火在环保工作
方面的不足，说星火有机硅厂不重
视环境保护。
这位官员说，星火有机硅厂肯

定有污染，只不过污染的程度不同
而已，“我们去检查时，他们很牛，
说没有手续不让进，等他们去报
告，往往一等就是半个小时，回过
头来我们进去检查，它可能已经调
整过来了，真实性就大打折扣。”
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江西星

火有机硅厂每年都要向附近村庄支
付一定数额的“污染补偿费”却是
不争的事实。三峡移民新村、东门
村、郭东村的多位村民表示，他们
每年收到的污染补偿大部分是 20
元/亩。

据陈时龙透露，去年东门村全
村污染面积近700亩，由星火有机硅
厂交付的污染补偿费只有 4万余
元，每亩稻田的补偿少则30—50元，
最多也才200元钱。“补偿费肯定给
的低，光那些补偿有什么用。”在他
看来，去年全村稻田基本都受到了
污染，仅4万元的补偿实在显得微
乎其微。

记者多次向星火有机硅厂要求
查看关于污染补偿费的具体方案，
对方一直没有同意，甚至对于是否
存在污染补偿费用，也始终闪烁其
词。在多次强烈要求下，星火有机
硅厂安全环保处处长刘斌出示了一
份协议书。但协议中并没有出现
“污染补偿费”字样，而是“支援新
农村建设费用”。

协议内容显示：2010年12月，在
永修县环保局艾城分局的协调下，
艾城镇镇政府与星火有机硅厂于
2010年12月31日签订，由后者负责
补偿2010年艾城村、郭东村、东门村
及小桥村损失和支援新农村建设费
用，共计17万元整。
“协议为一年一签，在环保局的

见证之下进行。”刘斌补充说道，
“17万中有些是补偿，有些为赞助
性质，主要是为了支持农村的发展
和基础设施。”杜燕青对污染补偿
费一直表示并不清楚，没有答复。

2010年郭东村总共收到20万左
右污染补偿费，“今年的污染补偿
费将在10月29日再进行商谈。”郭
东村村支书告诉记者，污染补偿费
和新农村建设费并不能等同。“污

染补偿费明确存在。”

“ 硅都”梦想与污染之痛

江西星火有机硅厂始建于1968
年，前身是化工部星火化工厂。
1983年，由国家计委批准立项，星火
厂开始建设万吨有机硅国家级重点
工业性试验装置的项目。但是由于
各种因素，1995年，星火被迫停产。
1996年底，星火加盟中国蓝星集团，
2000年作为蓝星集团的主要业务平
台实现上市，生产规模也由年产万
吨发展到如今的年产30万吨。
作为永修、九江的支柱产业，江

西星火有机硅厂自然是当地财政的
利税大户。据杜燕青介绍：“2010年
星火实现利税1.5亿元，永修全年的
财政收入也仅为6.7亿元。在历史
上，星火的利税曾占据了永修县财
政的半壁江山。”
“2015年永修将成为世界有机

硅最大生产基地，同时生产500多种
有机硅下游产品。”在今年永修有
机硅产业西海论坛上，永修县政府
相关领导表示将大力发展有机硅产
业，打造“世界硅都”。
今年4月，江西省政府下发了

《关于支持星火有机硅产业做大做
强的实施意见》，明确表示将在用
电、用地、金融、税收、运输等方面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同时，依托江
西星火有机硅厂，星火有机硅工业
园聚集了一批中小型化工企业。此
外，在工业园外也散布着一些手续
不健全、污染严重的小化工企业。

10月8日，记者在艾城镇政府采
访时，偶遇前来反映化工企业污染
的数十位村民。老九江氮肥厂区倒
闭后，九江市千里马锌品发展有限
公司、三联科技有限公司、王建化
工厂以及另一家无证化工企业在厂
内租赁厂房进行生产，存在严重的
污染问题。这四家企业每天都有大
量的有毒废水、废气排出，而与氮
肥厂一墙之隔的便是艾城镇中心小
学。

“这几家企业污染情况属实，
现在已经对它们进行了停电的处
理。”刘干星强硬表态。
“星火的问题好解决，最让人担

心还是这些小的化工厂，它们打一
枪换一个地方，隐蔽性很高，污染
性极大。”九江市环境宣教信息中
心主任方先平对此忧心忡忡。
据业内人士分析，“在目前的产

业转移的大趋势之下，向江西这类
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在某种程度上
只能接受沿海落伍的产业，劳动成
本高的要找劳动成本低的，污染代
价高的要找污染代价低的地方。”
环保部门在当地政府的经济利益诉
求之下，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
天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地方政府要平衡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从
宏观角度来说，政府部门要有一个
长远清醒的认识，意识到环保的重
要性，不能饮鸩止渴；当然也需要
制度改革，怎样来衡量政府的政
绩；从微观角度看，针对某一个具
体问题，有关部门、受害者通过合
法的手段促使问题的解决，平衡好
发展与环保两者之间的关系。

“世界硅都”被指恶性污染
千亩农田大幅减产或绝收

辛苦种植的水稻在原本应该收获的季
节，却出现了减产过半、甚至颗粒无收的
状况。

在村民看来，这一切的改变都源自村
北面一家大型化工企业———江西星火有
机硅厂造成的污染所致。

本报记者 宋江云/摄

沈阳市北二环东北角、离辽宁省政府两公里左右的一
处黄金地段，是东联彩色印刷厂 （以下简称东联彩印） 厂
区。连日来，该厂都有4名员工站在厂房上巡视。他们担
心沈阳市皇姑区城建局拆迁队再次造访。此前，他们工厂
的大门已经被推倒三次，车库也已经被强行拆掉，他们担
心拆迁队再来会将库房也拆掉。

一纸突如其来的“拆迁令”和拆迁行动，让东联彩印
厂大量减产，损失巨大。东联彩印老板郝刚因此十分愤
怒。于是，郝刚在门口放上通着高压电的障碍物，旁边还
放着几桶汽油和煤气罐，几十把勾连枪、铁锹和木棍，并
在厂房上面安排人昼夜值守。

不过，紧张的不仅仅是东联彩印一家，在辽宁省沈阳
市上岗村，几十家工厂都在遭遇强拆之困。据称，由于政
府征用工厂所在地段，他们全部被要求限期搬离。而补偿
款却无法在50里外的郊区建同等规模的厂房。这引起企业
主和工人不满。他们认为，现行补偿就意味着企业关门，
几千名工人将因此失业。

突袭拆迁

一家正在生产的工厂附近，突然出现一群带着白色钢
盔，手持盾牌的队伍，共有40人左右，队伍后面开来一辆
履带式抓斗机，迅速地将工厂的大门抓坏，并将两边的围
墙抓倒几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老板出来阻拦，却被手
持盾牌的人围着挤到人稀少处，抓起来就扔到很远的草堆
里。

而这种情况在沈阳40多家工厂中几乎都发生过。
为进一步调查事情真相， 《中国企业报》记者深入到

这些工厂进行采访。在沈阳市崇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崇山彩印）大门口，记者刚刚准备进入时，突然围
上来几十个穿员工制服的人，拦住我们，并询问我们是什
么人。一位给记者带路的人回答说找公司老板。说着又要
往里进。这时，一个年龄较大的男性工人立即挡在前面并
警觉地问：“找我们老板干什么？我们老板不是随便什么
人都能见的。”

幸好，崇山彩印的老板曹承勇正好出来，忙向记者道
歉说：“现在我们被拆迁的整怕了，时刻防范外来的人，
做好保护厂房的准备。”

记者环顾四周，发现大院的伸缩门已经坏损，几个工
人正在修建大门。旁边同样摆放着汽油、几罐液化气，几
十把勾连枪、木棍和铁锹等物件。曹承勇说这是保护厂房
的无奈之举。

在该厂办公室，记者看到监控器拍下的一段9月26日
的录像，画面显示，几十个头戴白帽的人走到崇山彩印公
司门前，一个履带式抓斗机开过来，先是把伸缩门边的南
柱墙给抓倒，然后再把伸缩门给弄坏。由于都没有防备，
等他们将大门拆完之后，工人才聚拢来，之后，这伙人又
去拆另一家企业的大门。

相对于曹承勇，郝刚的情绪则显得异常激动，不停地
说如果他们再来，就与他们同归于尽。

东联彩印的厂房上站着4个工人在不停地巡视，记者
看到这里放着一个大喇叭，一边放着两桶汽油，郝刚说，
现在他们就想拆我靠近二环路的厂房，我厂房里还有部分
工人在工作，如果他们拆了厂房会出人命，我必须得保护
好厂房。

由于连日混乱，东联彩印减产严重。郝刚说，有的工
人被吓跑了，干活的人不够，并且这样的状态也不敢接
单。

拆迁方被指违规

在同样面临拆迁的艺嘉紧固件有限公司内， 《中国企
业报》 记者看到了沈阳市皇姑区城市建设管理局（以下简
称城建局）发给该公司的一份评估报告。

报告中称，艺嘉紧固件有限公司有产籍房屋2819.60平
方米，评估价格为 505万元左右，加上建筑物和附属设施，
共582万元左右。折合人民币每平方米1791.68元左右。

据悉，在沈阳当地，厂房裸房造价为每平方米3000元
以上。该公司在25公里外新造了一个厂区，裸房整体造价
高达950万元，还不算其他配套设施与搬迁费用。而付给
该公司的赔偿款不足600万元。也就是说，这片在沈阳黄
金地段的房子，连同样大小的郊区的房子也置换不了。
“厂子关了也没有什么，但工人怎么办？他们还指着

厂子吃饭呢。”艺嘉紧固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昆说：“这
次拆迁不只将工厂逼上绝路，甚至将厂里几十号工人也逼
上绝路。”

据介绍，艺嘉紧固件公司工人年龄多在40岁以上，本
来就属于国企下岗职工，他们一直跟着刘昆工作。如果这
个工厂倒闭，他们的工作将是很大的难题。

根据企业主提供的数据记者了解到，这些拆迁企业的
员工至少有3000名。如果工厂倒闭，他们将很难再就业，
而如果失业，将可能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

对于这起拆迁事件，也有政府人员表示了不同看法。
辽宁省一位负责拆迁工作的政府巡视员对 《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在评估上岗村的企业厂房价格时，他认为城建
局直接指派了辽宁中立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立评估）作评估方，属于违规行为。

他指出，国务院589号文件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
偿条例》和辽宁省、沈阳市当地法规条款均规定：负责拆
迁部门与应该被拆迁者协议，摇号产生评估者。而此次评
估机构中立评估由皇姑区城建局指派，存在行政违规行
为，因此这个评估应当按无效论。因行为违规，导致内容
违法，城建局后续的一系列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而据记者调查，皇姑区城建局之所以拆除各企业大
门，理由是这些厂区大门属于无房产证的建筑，即违章建
筑，城建局有权拆除。

不过前述巡视员说，即使是拆除违章建筑，城建局也
应该履行一定的手续，首先要通知对方在多少时间内拆
除，如果对方不履行，则要通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
院通过之后要告知对方，然后在一定期限内拆除。

今年9月份，一些被要求搬迁的企业去辽宁省纪律检
查委员会上访，辽宁省纪委曾组织企业代表与皇姑区城建
局进行协调以解决争端。当时省纪委要求皇姑区城建局尊
重历史，停止强拆行为。随后，皇姑区城建局的拆迁工作
被暂时停止，截至记者发稿，拆迁工作没有进行。

在与这些企业主沟通中记者了解到，造成冲突的主要
因素则在于企业主感觉皇姑区给予的拆迁赔偿款太低。

（下转第十五版）

沈阳数十家工厂
遭遇强拆
本报记者 刘成昆 徐军


